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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获得感”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理

念和实践的重要目标。当下，“获得感”已经从抽象的治国理念的话语形态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心

理期许，它也是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和幸福体验的最具生活化、大众化的价值表达。从官方政治表达到群众

的现实感受与未来期许，人民“获得感”的实现必然要以个体性、主观化、生活化的形式体现出来。然而，作

为主观化、个体化的乐观体验之生成，人民“获得感”的产生并非没有客观依据可循，换言之，它的实现必然

有其客观的逻辑规制。任何无视、消解“获得”实现客观规定的理念和行为，都将与“获得感”渐行渐远。于

此，探求“获得感”实现的逻辑规定性，并以其作为我们认识、审视这一问题认识论依据，对于提升新时代人

民“获得感”有着重要意义。

一、人民“获得感”生成的逻辑规制

“获得感”是个体基于现实生活境况（比如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精神生活丰富与提升等）的乐观感受和

良好体悟。就当前中国社会而言，“获得感”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发展中获得真实、丰富、

论人民“获得感”的生成：逻辑规制、
现实困境与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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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物质精神利益，并且可以共享到改革发展成果后的满足感、幸福感、成就感。从个体层面来看，虽然不

同个体因为自身原因（比如支撑“获得感”内容的不同、“获得”评价标准的多样）而使得“获得感”呈现个体

化和差异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民“获得感”的产生不遵循某种内在的客观规定性。

（一）人民“获得感”实现的内容支撑及其结构规定性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获得”总是关乎个体的现实生活和意义实现。就“获得”的内容上看，马克思总

是强调物质利益等“外在获得”与精神发展等“内在获得”的统一性显示“获得”的完整性。具体而言，其一，

外在物质利益的“获得”是个体现实生活的基本保证，即强调外在获得的根本性。“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

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 1 物质利益“获得”成为人确证自己

本质力量的方式，并在此过程中展示主体的、人的感觉的丰富性，即“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的精神感

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

界，才产生出来的” 2 。比如支撑个体生活质量提升的自然资源、生产资料、物质消费、社会福利等等都属于个

体“外在获得”的组成部分。对于执政党来说，就是要“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3 ，因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

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持物质基础” 4 。其二，人的发展需要“内在获得”的支

撑，即要超越物质利益并进入到人的精神发展层面。正如马克思指出，“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

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5 具体而言，人的“内在

获得”是个体发展的重要方向，它表现为个体主观性的信念、审美、意志等方面，它关系到人的个性完善以及

知、情、意的协调发展。可以说，缺乏“内在获得”的物质消费，人的生存将会走向片面化，人的“获得感”将

无从谈起。马克思在批判古典国民经济学中揭示出“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增长如何造成需要的丧失和满

足需要的资料的丧失” 6 的事实，其结果必然是只顾及货币和财富而导致“一切情欲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

在贪财欲之中” 7 ，进而使个体深陷资本逻辑和物质利益泥潭以及由“资产者与无产者”单一化的社会关系而

不能自拔。也正是对更高层面的“内在获得”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理想信念就是人精神上的“钙”，

“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8 而“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

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 9 。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的座谈会的讲话中，总书记指出“要牢记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道理，始终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生活情趣” 10；从根本上

看，“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11 于此，基于内

在的自我精神生活构建，这体现在对良善道德生活的追求以及信仰的皈依，以个体尊严、自由和价值的实现为

获得对象。

（二）人民“获得感”实现的“劳动—获得”逻辑

我们通常说的“获得感”主要在于个体在创造性劳动中所取得成果的满意感，感受到自己劳动的意义，觉

察到“劳动付出”与“劳动收获”之间的合理性、公正性。换言之，如果个体的劳动毫无收获、劳动成果在比较

意义上与个体“劳动”的付出不成比例，这自然有悖于“获得感”的产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获得”

必然逻辑对于“获得感”实现起着关键作用。

个体“获得”什么、“获得”多少、如何“获得”都与劳动实践有着必然联系，即我们常说的“劳有所得、劳

有所获”的规定性。黑格尔曾站在主体把握自身劳动及劳动对象的基础上，强调了“劳动-获得”的必然路径。

马克思对此评价道：“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

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12但

1 2 6 7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191、226、227、205页。

3 4 8 10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1、96、15、53、10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页。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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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1 黑格尔此处的劳动更加关心是现代个体

的自我意识，而马克思则将其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联系起来。与黑格尔形而上的以“自我意识”为呈现的劳动

不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内，马克思揭示出以物质生产力为表征的现实劳动是历史前进的根本性因素；而

对于每个人来说，现实的“劳动实践”是人把握与生成自己的必然方式，人通过劳动实践实现自然界的对象化

和人化，“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

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过程。” 2 这表明作为自身劳动主人的个体

与自己劳动过程、劳动成果和劳动关系之间具有一致性。事实上，在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逻辑中，我们都

能看到马克思对“劳动—获得”这种必然逻辑的坚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

件下“异化劳动”的批判，阐释工人阶级“越劳动越贫困”的悖论，这就是要揭示资本逻辑下“劳动—获得”逻

辑断裂的深层原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视角，从“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转变为“资本逻辑

下的劳动”的叙事逻辑，事实上都在探究现代社会劳动意义被遮蔽的根源。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以

及以劳动价值展现的生产力为“劳动—获得”提供了最科学的诠释。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创造未来。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依靠辛勤劳动、

诚信劳动、创造性劳动” 3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4 ，因而“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

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

活” 5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总书记指出“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

创造” 6 ；他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 7 等；即使是在论及

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时，习近平也强调“脱贫致富终究要靠困难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没有比人更

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8 。正是对“劳动—获得”意义的坚守，秉持“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精神，在全体

人民辛勤劳动和共同努力中实现全体人民的“获得感”。

必须交待的是：“劳动—获得”逻辑固然是“获得感”实现的关键，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逻辑适用的

限度，即面对某些由于自然或后天原因丧失劳动能力的群体，他们“获得”的实现就无法适用上述逻辑。这

是因为，在类存在的意义上，基本“人权”是人的“类”权利，而不管他劳动与否。在这个意义上，当“获得”与

“类权利”联系起来的时候，社会福利、最低生活保障、人道主义关怀等是实现个体“获得感”的重要方式。

但是指出这个层面的“获得”实现仅仅针对某些特殊群体，也可以说这个层面的“获得感”很大程度上在于满

足于个体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因为，个体更深层次的“获得感”实现必然是靠创造性劳动实现的。

（三）人民“获得”实现的超个体性意蕴及公共化取向

“获得”仅仅是关乎个体性层面吗？抑或者说，“获得感”的实现仅仅在个体化层面而与他者、集体、国

家无涉吗？事实上，无论是理论上个体“获得”内容的超个体规定性，还是现实生活转型中个体“获得”实现

的公共性转型，这些都说明虽然“获得感”是以个体主观体验表现出来，但是这种个体感知背后却凝结着“获

得”逻辑的公共性意蕴。从人的本质规定性来看，人作为个体都是为了彼此而存在，即人的“相互性”或“类

属性”。从“获得”在满足个体“需要”的意义上看，“需要”的相互性决定了他人对于自我“获得”实现的规定

性，整个现实生活呈现出我为他人“获得”和他人为我“获得”之间的纽带；从更加宏观的意义上，自我获得总

是与集体、国家的获得紧密相关。习近平总书记也是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强调“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

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联系在一起” 9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人的“类规

定性”决定“获得”内容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因为人的需求的公共性体现为一定的历史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的，“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他

1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196页。 

3 4 5 6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4、36、46、4、46页。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6页。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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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物品为尺度的。” 1 这意味着“获得”并不是个体主义上的，它与社会公共性旨趣有关。	

从现实来看，个体“获得”逻辑的公共性转型也决定了“获得感”实现必然要超越个体主义窠臼。进入现

代社会，广大人民“获得”的规定性发生了重要变化，即传统社会中依托于个人、家庭等私人空间的“获得”

方案，已经逐渐转变为依托于社区、组织、村落或者国家等更高级别组织的方案选择。具体而言，随着社会

分工、集体行动、社区治理的深入发展，个体需要的对象、满足方式已经逐渐超越私人领域。相应地，社会公

益、公共事业、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尤其是当今社会中蓬勃发展的第三部门组织已经成为影响个体“获得感”

实现重要方面，它们在社会治理、城市运行等美好生活构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指出“注重动员

组织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努力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2 ，“要坚持社会

公平正义，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3 。而

从更高层面来看，国家的发展给予个体明确的发展方向和确定的发展通道，实现个体在对当下获得产生满足

感的同时对未来“获得”充满信心，从而拥有恒定或是渐长的安全感。总体而言，个体“获得感”的实现必然

要跳出个体主义的窠臼。按照上述逻辑，无论是“获得”对象、获得“方式”以及“获得”价值都是个体性存在

和社会性存在的有机统一。

二、人民“获得感”的流失及其原因解析

	 	从理论上看，获得感的提升需要遵循“获得”的逻辑规定性。然而在审视现实时不难发现，“获得”逻辑

在多重因素中被不同程度的漠视、淡化甚至消解：片面化的对待“获得”内容而使得个体越“获得”越贫困、

劳动价值论被制度残缺等社会问题所阻隔以及“获得”出现一定程度的个体化危机，对这些现实问题进行深

刻检视是破解获得感提升难题的必要步骤。

（一）获得内容结构性失衡下的“获得感”悖论 

在某种意义上，“获得”是与“贫困”相对的概念，“获得感”就是个体挣脱现实生活中的贫困感、无力

感。“获得”的内容具有本真性和结构规定性，这种结构规定性一旦失衡，即外在利益获得与内在精神获得相

失衡，个体的“获得感”就可能失落，即造成获得与贫困的现实悖论。马克思将资本家与工人的贫困分为“绝

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其中资本家“绝对贫困”就反映了获得内容结构性失衡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富有

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 4 这种完整性体现为美好生活“获得”结构上“内在-外

在”的统一与平衡；在分析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境况时，马克思深刻地看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切肉体的和

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 5 ，这种“拥有感”非但没有给人带来“获得

感”，而是恰恰标志着建立在私有物质财产之上人性的“绝对贫困”。总体而言，“外在利益获得”与“内在精

神获得”相失衡所造成的“获得感”流失，在现代中国社会也同样存在着。

其一，“欲望”支配下的“获得”致使“获得”对象总是遥不可及。欲望因其自然属性显然不等同于人的全

面需求，以欲望为支配的“获得”往往只注重获得对象给感官和肉体带来的刺激，其不涉及“获得”带给人的

持久满足，更枉谈在欲望支配下人“内在-外在”获得的平衡。而以感觉为基点的“物化”获得必然激发“欲壑

难填”，此时既有“获得”转化为欲望的实在形式甚至进一步产生“欲望是生产力”的错觉，由此“获得”的定

在性与欲望的无限性更加彰显既有“获得”的微不足道。这在现实中体现为人们尽管拥有更多的“获得”物，

却终因不满足而感受不到“获得”。其二，在“商品拜物教”漩涡中的内在获得缺失。商品拜物教不仅使得个

体在美好生活“获得”中突出对物质利益获得的倚重，商品之于人已不再局限于满足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需要

的使用价值意义，更作为一种标签与符号成为人身份和阶层的象征物，网络和生活中的各种“炫富”即展现出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5页。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240页。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4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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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拜物教心理。个体因秉持“物质至上”、“金钱万能”而鲜有关注自身内在的精神满足，当商品等物质

成为个体生活获得、人际关系和自身发展的唯一目标，这种窄化自我不仅直接导致个体内在的精神空虚、价

值虚无和意义缺失，也将导致美好生活“获得”中的精神贫困。其三，精神文化生产中的资本钳制。对个体来

说，获得内在性精神发展往往是通过享受先进文化和批判低俗文化来实现的，而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文化

被商品化、产业化甚至被资本化的现象逐渐突出：一方面，商业性的“流量”文化以碎片化的大众文化形式呈

现，这使得在资本——利润助推下的文化本身良莠不齐，人们在文化消费中最终并不能真正实现内在精神获

得；另一方面，文化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和互联网传播平台，这种技术在先实际上给定了人们文化消费的域值，

按照伯格曼的说法，人们越来越难以逃离以技术装置给予的生活范式，置于“装置范式”之下的文化生产传

播事实上体现为人们先在的技术资本统治，这使得人们试图逃离“商品拜物教”的精神文化“获得”出现较大

程度的貌合神离。

（二）“劳动—获得”逻辑排斥下的“获得感”危机

与个体“获得”对象结构性失衡相比，“获得感”危机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劳动—获得”逻辑的断裂，这

种断裂表现为“获得”与个体的劳动付出不成比例，抑或者说个体劳动实践的获得在“应得”意义上呈现出

不合性、不公平性，这种断裂造成广大劳动人民不满意自身的劳动所得，怀疑劳动的意义，直至对“劳动—

获得”逻辑的排斥，这对个体“获得感”实现是最为致命的。在当前中国社会，“劳动—获得”必然逻辑排斥下

“获得感”危机也是现实存在的。

其一，当前社会中利益格局固化使得“劳动”臣服于资本逻辑，社会底层人民“劳动-获得”价值在比较意

义上微乎其微。吴敬琏曾经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的“权贵资本” 1 ，这一现象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在中国社会丛

生出形态不一的以裙带、党朋、血缘、家族等来维系的特殊利益体团，这些群体利用自己所占的资本控制了资

源、权力等流动，并以某种非正式制度“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背后的资本逻辑力量和权贵本质昭然若

揭。这些现实情况不仅加剧了社会公正难题、激化了社会矛盾，更为严重的是导致人们对“劳动-获得”意义

的怀疑。现实中，“认干亲”、“跟对人”、“站好队”、“拉帮结派”等被认为比勤勉踏实做事更重要；在青年人

中，“颜即正义”，“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读书无用论”等论调尘嚣日上，这些使个体对创新性劳动在获得美

好生活中的必然性心存疑虑。这正说明资本逻辑正以某种“拜物教”意识消解人们的信念，即任何辛勤劳动在

“资本逻辑”面前都微乎其微，换言之，“走捷径，抄近路”似乎是最好的选择。其二，自媒体环境下的“粉丝

经济”的“短平快”收益成为不少人“获得”的首选方案，侵蚀着“劳动-收获”的过程性、必然性与长期性。当

前中国泛娱乐化现象、互联网经济的高度发展，获取金钱的方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网红效应”、“网络直

播”、“草根选秀”等消费性、娱乐性文化在短期之类实现了资本聚集，而通过上述方案迅速实现大量资本获

取的群体在微媒体、微空间中迅速走红，这种“名人”效应在舆论中展现出“走红”、“圈粉”、“选秀”比传统

意义上“创造性劳动”的收益更大。其实，我们并不否认依靠“网红”等实现“获得”依然有个体的劳动付出，

但是这种劳动付出对于整个社会进步、人的精神发展和历史传承的意义确实是有限的。于此，“创造性劳动—

获得”这种必然逻辑被弱化，而通过“审丑”、“卖萌”等网络亚文化的形式成为“网红”、“名人”的方案被更

多人接受。事实上，上述方式在更为实质的意义上是一种“偶然获得”，这种“获得”与创造性劳动下的“获

得”相比不具有必然性、稳定性、长期性，其“获得感”也是容易流失、甚至是肤浅的。	

从本质上看，“劳动-收获”逻辑的消解既是由资本逻辑下的快节奏生活方式所致，也是现代社会焦虑在

个体身上的表现，而就其结果来说却毫无疑问加剧了个体因模糊美好生活“获得”方式而产生的现代焦虑：或

因得不到而焦虑不安；或因当下已得而未来不必然会得而惶恐不安，进而安全感丧失、生活危机重重，这自然

有悖于美好“获得”和人民美好“获得感”的实现。

（三）个体主义取向中“获得感”的弱化

“获得感”实现的公共性意蕴决定了，任何以个体主义为中心的“获得”理念或方式都可能影响“获得

1  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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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生成。事实上，受以主体性思维为核心的现代性理念影响，当前中国社会中个体化的“获得”取向在现

实中逐步放大并潜藏着个体化的生活危机，这无疑阻隔着获得感的生成。

其一，忽视“获得”的相互性要求而崇尚“排他性”获取。从人的生存条件来看，“获得”的相互性意味着

生活资源的共享性、共有性；换言之，如果“获得”仅仅注重个体或特殊群体利益，则会引起贫富分化、分配

不公、阶层矛盾等“人与人关系”问题阻碍“获得感”生成。以当前个体主义逻辑主宰下的生态环境治理话题

为例，当前社会就流行着某种这种错误理念 1 。个体在治理行动中往往会选择最大收益和成本最低的现实

方案，问题是这种方式通常表现为仅仅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性”特征，而无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性”规

定：不仅表现为生态问题治理中的“浪费与节约”的矛盾，且触及发展差距、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等“人与人

关系”的深层问题。当社会下层占有资源不足而无法满足生存需求时，他们就极易出现资源浪费、大量开采、

破坏环境等“不得已”行为。这说明，如果“获得”不能在整体上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获

得感”的真正实现是艰难的。其二，公共生活中个体的“惟私主义综合症”阻碍着“获得感”的生成。在现实

生活中，无论是现代村落还是城市社区，在私人领域之外，大部分生活资源都以公共消费品的形式呈现出平等

进入性和共享非排他性。然而，当前社会中个体往往秉持“精致的利己主义”，个体“获得”被量化计算而无

视公共利益，并通过“功利主义”法则来加以选择，忽略或是蔑视利益之外的公共情感、道德等因素从而沦为

“单向度的人”，这必然不利于公共生活质量的提升进而阻碍“获得感”生成。

三、“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破解现实生活中人民“获得感”难题的路径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以“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作为其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针。“让人民群

众更有获得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它是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目标。以“获得感”实现的逻辑规定性为指导，以破解当前中国

社会广大人民“获得感”困境为核心，这是实现广大人民“获得感”的重要方面。

（一）夯实“获得”内容保证人民“获得感”生成的实在性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

成效的评价标准。” 2 这启示我们，个体“获得感”的实现应该立足于“实实在在”，即“获得”内容上的实在

性，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真实的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高。其一，对接民生“需求”以实现广大人民“获得感”

生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重点强调民生问题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比如生态、就

业、医疗、教育、贫困、社会保证、社会公正等问题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他要求党的工作要将民生

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要突出重点、守住底线。在民生建设中，要努力“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3 ，从而真正将民生问题的解决落到实处，最终“让改

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4 。其二，正视获得“需求”变化以助推“获得感”提

升。党的十九报告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我们要在解

决“广大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换言之，广大人

民关于“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发展和丰富决定了“获得”内容的变化和发展，我们应该以广大人民“需要”的

变化来审视“获得”内容的多元化，对接“现在人民群众有收入稳步提升、优质医疗服务、教育公平、住房改

善、优美环境和洁净空气等更多层次的需求” 5 ，要“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 6 。尤其是注重广大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在夯实“获得”内容的基础上契

1  注：如将资源节约、环境治理、生态建设理解为“追求更少资源消耗、尽可能实现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社会”、“保持资源供给与需求平衡”等，这一理念将生态治理理解为与贫富分化、分配不均等“人与人关系”无涉

的方案。参见肖士英：《人本与物本的融通——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合法形态》，载于《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

2 《深入扎实抓好改革落实工作 盯着抓反复抓直到抓出成效》，《人民日报》，2016年02月24日。

3 4 5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0、368、374、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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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广大人民的情感需要和心理感受。

（二）健全“获得”保障机制实现人民“获得感”的再生

健全“劳动—获得”保障机制，不仅要使广大人民重新确立“劳有所得”、“劳而必得”的信念，更为重要

的是要保证人们的“获得”值得他们去付出劳动。破解广大人民“获得感”失落的困境要解决好两个问题：确

立劳动是实现“获得”的必由之路，保障“劳动”的“应当”，同时，在比较意义上实现“劳动—获得”的公平

性。应对上述问题，健全“劳动—获得”保障机制，“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

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 1 其一，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在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上实现广大人民对“获得”的期

待。习近平指出，“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

三十多年前。” 2 “‘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

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 3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优化收入分配机制，打破利益固化格局，促进社会发展

和分配正义，真正摧毁现实生活中“权力”、“阶层”、“腐败”等“不劳而获”行为，对于消解“劳动—获得”

逻辑，从而保障广大人民劳动“应得”，并在实现社会公正的情况下推动“获得感”增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其二，加强社会保障制度，使“获得”保障关乎到每一个个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社会问题矛盾增多的情况下，尤其要履行好保基本、保底线、保民生的兜底责任。” 4 必须指出的，虽然我

们承认“劳动”是“获得”的必然逻辑，但是也应该关照现实生活中由于失去劳动能力而影响“获得”的弱势

群体。由于“最可怕的敌人，是人类无法防止的这几种天然无能为力的事情：幼弱、衰老和各种各样的疾病。

它们是我们可悲的柔弱的表征” 5 ，这需要政府、单位、组织、个人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到社会福利建设，推动志

愿服务事业、慈善事业，在社会公正建设中推动“获得感”实现的全民性，“要加强社会领域制度建设，扩大

人民群众获得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6

（三）培育合理的“获得”心态为“获得感”的实现提供价值保障

良好的“获得”心态是人民群众实现“获得感”的重要保障。良好的“获得”心态是指能正确认识、评价

现实生活中的“获得”问题，它能顺应“获得”的客观法则，且不与“获得”发生对抗的观念；并且当个体“获

得”处于逆境甚至未获得时，这种良好心态能引导个体进行自我调适，进而引导个体“获得感”健康发展。其

一，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破除将“获得”等同于“单向获取”的误区。现实生活中，总是存在着将“获得”等同于

“得到”，这就是关于利益流动中的“单向获取”。实际上，作为“获得”的重要内容，“内在获得”在注重个体

精神发展、价值体验、自我认同的意义上将“获得”致力于更高层面，即通过“给予”、“奉献”、“帮助”、“审

美”等形式来实现信念、价值的积极体认。从表面上看“获得”表现为个体向内“得到”、“获取”了什么，而

本质上“获得”恰恰是通过对外“给予”而实现的。根据上述，全社会要形成有关“获得”的合理心态，破除将

“获得”等同于“得到”的社会心态，广大社会媒介、权力机构、教育部门应该加强宣传教育，树立在“给予中

获得”的正确心态。其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获得”实现需要“长期性”、“曲折性”、“创造性”，在

纠正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错误心态中提升“获得感”。早在2013年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就

指出“人类的美好理想，都不可能唾手可得，都离不开筚路蓝缕，手胼足胝的艰苦奋斗” 7 ，在部署民生工作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8 ，民生工作的

进行不能急于求成，要“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走” 9 。所以，在追求美好生活，实现“获得感”的现

实进程中，我们要看到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是持续的、艰巨的甚至是曲折的。于此，良好“获得”心态就在于

广大人民能正确看待“获得”实现中的曲折、困难，并以“水滴石穿”的精神去追求“获得”对象。

1 3 4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63、167、39、367页。

2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

5  [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2页。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

8 9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5、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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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获得”的公共性推动人民“获得感”的普遍实现

获得的个体化危机严重阻碍了获得感的实现与提升，换句话说，个人的获得感的暂时实现并不等于人民

获得感的整体性与延续性生成。克服这一危机的实践需要在“共创”和“共享”上双管齐下：一是通过“共

创”夯实获得实在。物资紧缺的传统社会，依靠个人、家庭等私人领域来获取生活消费品成为人们美好“获

得”的主要方面，随着人们需求的丰富带来获得的现代转型，人的获得越来越依赖于社区、社会等集体提供

的公共消费品，这就要求人们在“共创”中克服获得的个体化危机。一方面，参与公共集体实践活动。如参加

志愿服务、社会公益等活动形式优化公共秩序，保护公共资源和美化公共环境，以集体共创的形式扩大社会

公共产品的获得阈值，从而增强获得感。另一方面，形成“公共性”的新型生活方式，更加注重自己生活方式

长期性及由此产生的公共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生态文明贵阳论坛时指出，要“形成节约资源、保护

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布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1 ；这

种生活方式推行要靠广大人民的具体践行，如以绿色低碳出行、生活垃圾按标准分类、推崇“光盘”行动、密

切邻里互动等日常具体活动培育文明健康、助益未来的公共性生活方式，这种“共创”不仅在客观上增加公

共产品获得的质量和数量，也在主观上形成个体参与“共创”的责任感和荣辱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 2 二是通过“共享”增强获得感。以“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实现与提升获得感的根本指针。对国家来说，继续立足国家大局与长

远发展加强对制度的顶层设计，从宏观上对个体“获得”予以整体性和长期性引领，从制度和实践中推行“共

享”发展，改变目前影响个体获得感的发展不均衡现状。对社区、单位等其他共同体来说，实现在居住环境

改造、垃圾分裂处理、单位发展规划等具体事务上实现“共享”发展成果，使公众实实在在感受到“共享”增

加“获得”的同时，增强对其所在共同体的归属感。对于个人来说，以积极的姿态参与感受“共享”发展成果。

“共享”是“共创”的现实目的，个体积极的心态、利用较好的时机“走出去”感受和体验各类“共创”发展成

果，并在“共享”中密切人与人之间的现实联系，有利于获得感的最终实现。

［责任编辑   王建国］

On the Generation of the People's Sense of Gain: Logical Regulat ion, Real ist ic Dilemma and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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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hancing the people's sense of gain is an essential goal of Xi Jinping's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It is a subjective feeling of acquir ing the reality but diversif ies. It car r ies the objective 
prescr iptiveness backed on the logic of acquisit ion in essence. Obtaining logic is an objective stipulation abou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eople's sense of gain, which is contained in the great concept of Xi Jinping's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namely “external acquisition”、“internal acquisition” and its st ructural prescriptiveness, the “labor-
acquisition”.logic of the people's “acquisition” and the beyond individualization meaning and public orientation of 
the people's“acquisition”. Ref lecting the reality of the current loss of people's sense of gain, the digestion of the 
“acquisition” logic is a prior reason for this dilemma. Herein, it is needed to consolidate the acquisition of content to 
ensure the generation of the people's sense of gain and improve the safeguard mechanism to realize the regeneration of 
it. Moreover, a rational mentality of gain is to be developed to guarante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people's “gain”. Last 
but not least, the universal implementation of people’s sense of gain is to be promoted by the publicity of“acquisitio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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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of Xi Jinping's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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